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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开始结籽的初秋，那些蔫巴了一个夏天的
丝瓜秧突然清醒过来，扑扑啦啦地开花，争先恐后
地结果，好像也就没几天的工夫，我家的篱笆上、瓜
架下，都长满了长长短短的丝瓜。

看着这些绿油油的丝瓜，我高兴地蹦蹦跳跳，催
促母亲快点做丝瓜汤给我吃。母亲忙完了一天的农
活，追撵着夕阳走进家里的时候，我已经剪下来好
几条大丝瓜了。母亲一边洗手一边夸奖我，然后快
速地给丝瓜去皮。

去了皮的丝瓜滑溜溜的，母亲把它们切成块，再
把一个鸡蛋搅匀，点燃院子里的柴灶。通红的火苗
舔着黢黑的锅底，散碎的葱花在热油里砰砰炸响，
母亲把半盆丝瓜倒进去，翻炒得滋滋啦啦。我坐在
灶前手忙脚乱地烧火，一张小脸被烤得滚烫也不肯
离开，我着急喝丝瓜汤呢。

待到锅里的玉米饼子热透了，母亲就把鸡蛋
液倒进去，用筷子细细地搅拌，搅到满锅开花。一
碗碗绿油油、白生生的丝瓜汤舀出来，扑鼻的清香
满院子飘飞。等到下了晚自习的哥哥回家，我们
一家人就围坐在院子里喝汤、聊天，开心的笑声顺
着那些长长的丝瓜藤，一直攀爬到了老屋的屋檐
上去了。

我家的房子是草泥顶，爬到屋顶的丝瓜藤和野
草缠绕在一起，乱麻麻的。邻居家的房子是红瓦
房，爬到屋顶的丝瓜藤顺着瓦檐边排得比较有规
律，也没有讨厌的狗尾草摇来摇去，红瓦绿藤间的
黄花，煞是好看。我常常跑到邻居家的院子里，看
一阵子红屋顶，再跑回我家的院子里，看一阵子泥
屋顶，然后傻傻地询问父亲，我们家啥时候能换上
好看的红瓦顶。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快了快了，你
们好好读书，我跟你娘好好种地干活，我们很快就
会有好看的红瓦顶了。

丝瓜一年一年地种，一年一年地开花结果，一年
一年地攀爬上屋顶。我一年一年地上学读书，父母
一年一年起早贪黑地干活。长大了一些的我虽然还
是喜欢喝丝瓜汤，喜欢看红瓦绿藤间的黄花，但是
我不再追着父亲问什么时候换红瓦顶了。等到父亲
把一堆红艳艳的新瓦买回家的时候，我高兴地围着
瓦堆转了又转。我对着那些刚刚长出了几片新叶的
丝瓜秧儿，笑得合不拢嘴。

自从换上了红瓦顶，我家不再漏雨了。万物疯
长的夏天，我看着那些蔫巴的丝瓜秧，看着那几朵
小小的黄花，一心盼望着它们快点攀爬，爬到我家
的屋顶上去，我无论什么时候想看红瓦绿藤间的黄
花，都可以看到。

一天天地，我心急火燎地去看，丝瓜藤爬过瓜架
中央了，丝瓜藤爬过瓜架最高处了，丝瓜藤爬上墙
了！等到第一根丝瓜藤爬上屋顶的时候，我目不转睛
地盯着那根丝瓜藤，把眼睛都看花了，还不肯移开。

那天晚上，母亲烙了几张香喷喷的白面饼，做了
一大锅丝瓜汤，汤里放了好几个鸡蛋。我们一家人
围坐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父亲看着屋顶
红瓦绿藤间的黄花，教给了我们两句新诗：“数日雨
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

那天的丝瓜汤真香啊，我喝得心满意足。我和
哥哥写完了作业躺在炕上，一遍一遍地诵读着“丝瓜
沿上瓦墙生”的诗句，兴奋到后半夜才沉沉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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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扬村庄的颜色万物

叶比拼着，由绿往碧变，唯恐
被季节遗落，似乎一不小心就会沦
为时间的弃儿，又仿佛自忖若碧得
不够深，就无颜在叶的富豪区立
足——对于一片暮春的叶而言，碧
是它蓄积了孟仲二春的财宝——它
舒展开身体，毫不掩饰地袒露生活
的滋润与底气——绿，饱满欲淌。

鸟鸣穿越光影 ，其音并不散
漫，反倒吸附了游弋于树丛、草地、
河面的水汽，愈发清朗了。“感时
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就是如
此 ，太 容 易 与 一 花 一 鸟 对 号 入
座。移情于物，绿醉人时，遂觉鸟
亦醉春。鸟鸣唱的，不过是我们
在春天缓缓复苏的心境和被春诱
惑的种种。

桃花谢了春红。转眼，人间四
月，芳菲半凋零，绿叶这才像模像
样、大摇大摆地在村庄上蔓延。红、
橙、黄、青、蓝、紫，花之美，但得一时
春。花开花谢太匆匆，只有绿是春
恒久的主角。从树枝冒出第一星绿
至秋风南来，四时光阴，绿占尽春夏
二季。村庄的时序犹如一场马拉
松，绿叶比五彩花朵更知韬光养晦，
它们懂得，只有节制与缓缓发力，才
能抵达秋辉煌的终点。

当铺天盖地的黄攻陷了村庄，
收割季就到了。如果说绿是叶活
着的底气，那么，黄则是把一种与
之 截 然 不 同 的 底 气 给 予 村 庄 人
家。立春前，黄已跃跃欲试，它的
代言人是那些三三两两迫不及待

冒出头的油菜花。很快，那种纯
粹、明艳的美霸占了村庄的角落，
新开的黄玫瑰、经年未落的野菊花
立即相形见绌。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的目雅之美与一日三餐的现实
关照相比，油菜花的黄将悦目与果
腹之期待融为一体——去冬的腊
肉已然告罄，新春的第一缕菜籽油
香正在一朵油菜花上酝酿。一朵
花就是一个期待的眼神，一朵花就
是一个缺少油荤润泽的希望。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
麦香开始从村东飘到村西。完成
营养输送使命的麦秸秆在沉默中
枯黄，麦子被它们顶礼膜拜举在头
顶，破颖欲出。每一粒麦子都微
亮、油黄。秸秆与麦子是一对母
子，来的来往的往，在成长中衰老，
在消逝中新生。汗，从紧握镰刀的
手掌渗出，浸入白柳木的刀柄，刀
柄有了黄色的包浆。麦子喂饱肚
子，化成咸咸的、黄黄的汗。劳作，
汗滴麦下土，又播撒来年黄色的希
望。岁月流转，村庄与麦子相互成
全、相互养育，周而复始。

“赤日炎炎把火烧。”烈日下，
八月的浮土黄得让人绝望。朝玉
米地里挑水尚且忙不过来，无人
在意机耕道上的黄土早已久不闻
雨味儿。一场雨爆裂天幕，当头
砸下。黄色的水从山梁、从高坡
往低处跑，似无数黄色的巨蟒奔
命，似乎只有跑进山谷间的那条
大河，才能躲过噼啪作响的急闪

猛鞭。大河胖了。大河肿了。大
河疯了。大河狂了。大河泛滥成
一场黄色流祸。村庄在黄色汪洋
中浮浮沉沉。庄户老者抹一把苍
凉的泪水，水祸之后，又扛起了倔
强的锄头。

冬不见雪的村庄，不掺一丝杂
质的白难觅其踪。微尘悬浮，阳光
若有若无，天空灰扑扑的，像罩着
一整块毛玻璃。河滩上的芦花是
灰 白 的 。 苇 叶 子 沙 沙 在 风 中 摩
擦。风也是灰白的。风吹过的河
滩、土坷垃，屋顶也全都与灰白同
化。雨稀稀疏疏地下，像人进入暮
年，折腾了大半个夏天后，它们再
也啸聚不成黄色流寇，一落入土，
便消失不见了。雨灰白，滴入灰白
的河，因水而生的雾当然也是灰白
的 。 雾 有 时 浓 ，有 时 淡 ，有 时 成
团，有时连片。读书娃雾中疾走，
或在凌晨，或在深夜。上早课和
下夜课的路上，心儿时而灰白时
而透亮——高三了，每一次模拟考
试分数的波动都牵扯着高考这根
最敏感、脆弱的神经。

唢 呐 声 响 彻 村 庄 ，冷 白 ，凄
惶。逝去的那个老者，通体苍白。
黄色、血色、暖色……他把从母亲，
从麦子，从菜籽油，从村庄的黄土
中获得的种种人间颜色都还给了
人间。送葬时，有披的麻戴的孝在
风中飘。此时的村庄，天地皆白，
仿佛进入了一种圆满到虚无的干
净与阒寂。

□ 崔向珍

丝瓜沿上瓦墙生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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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木华小城追云记市井

一脚跨进家门时，狂风暴雨接
踵而至，我庆幸跑得快，也怪贪心
才落得狼狈逃窜的下场。我究竟
贪恋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追云拍云的故事。
这天下午，看看万里无云的天

空，我估计晚霞又会出现，于是早
早吃过晚饭，骑摩托车出发，我要
选一个地点拍摄苍山晚霞。这个
夏天，大理有个每日云图展示活
动，朋友圈不少人参与其中，本就
爱拍摄的我也跃跃欲试。虽然天
上的云不按常规出牌，拍摄机遇
不是说遇就能遇到，但去哪里等，
我们可以主动作为。这天，我就
选择了去漾濞江西边的桃花园村
等待。沿着新铺筑的水泥路，吹
着清凉的风轻快抵达。在村落高
处一站，远处的苍山白云轻笼，低
处的小城繁华如梦，西沉的落日
金 色 撩 人 。 我 拿 出 相 机 正 要 拍
摄，可乌云突然涌上来遮挡住了
它们。彩云消失是暂时的，只需
要耐心等待——只因我吃过早离
开的亏！

那是上个周末，我在漾濞火车
站等晚霞。屋顶上，“漾濞站”三个
字非常醒目，站前广场上，有很多
人打卡、跳舞。我曾多次前来，想
用双重曝光拍一张车站，再拍一张
彩霞，将它们合二为一，让车站的
天空绚丽无比，可惜每一次都是乌
云在天，只能无功而返。这天，妻
子和我又一次抵达车站守候。我
端着一杯茶坐在广场边，看人群匆
匆聚散，看夕阳慢慢下山，看江水

缓缓东流。可直到暮色四合，西边
的天穹依旧空空如也。遗憾中，我
俩离开车站回家。可骑摩托车过
河西桥时，却发现西边彩云突现，
我立即停好摩托车拿相机。大桥
头没有可以衬托的标志性建筑，我
快步逆流而上，想用江岸未竣工的
别墅作前景。很神奇，那绯红的彩
霞竟然没有转瞬即逝，而是等我赶
到那片建筑前，拍下四五张照片才
消隐。晚霞拍到了，可我一直后
悔：如果在漾濞站多等五分钟，就
不会错失良机！

经历了拍漾濞站的遗憾，在桃
花园村，我决心等候到底。小城的
灯火渐次亮起，乱鸣的群鸟进入梦
乡，晚霞依旧没有如约出现，而刚
才乌云酝酿的竟然是一场大雨。
黑云翻墨未遮山，山雨欲来风满
楼，应该一溜烟跑，可我实在忍不
住抓拍了一张图：漾濞城灯火渐
起，大暴雨渐渐逼近。我只拍了一
张就收起相机，启动摩托车时，震
耳欲聋的雷声伴着长长的闪电扑
面而来，那一分钟我又想掏相机尝
试拍闪电，虽然头盔雨衣都有，可
一个人终究还是有些怕了，于是一
溜烟回城……

我的追云拍云 ，都在以小城
为中心的三五公里范围内。可八
月中旬毕业班开学，我再不能任
性追云拍摄，相机就搁在办公室
任由它寂寞。某个黄昏，加班干
活很久的我一抬头，看见窗外竟
然金色满天，一把抓起相机到走
廊尽头查看。夕阳早已落山，倦

鸟正在归巢，天际云纱缥缈，一切
都是我喜欢的模样。拍下第一张
后查看，发现图中竟然有个黑点，
放 大 一 看 ，原 来 是 飞 鸟 。 飞 鸟 ！
我可以双重曝光，把飞鸟拍大，组
合进晚霞中就更契合我的心。再
次举起相机时，天空却再无鸟儿
飞过。在一转头的瞬间，我看到
半 轮 月 亮 从 身 后 的 苍 山 缓 缓 升
起。月亮！回头向西，远处小山
顶的铁塔进入眼眸。一个绝妙的
组合在脑海中形成！依旧是双重
曝 光 ，先 拍 下 铁 塔 和 晚 霞，再对
准 月 亮 ，把 月 亮 摆 在 铁 塔 斜 上
方。中间是稳稳的铁塔，黄金分
割点上是清澈的月亮，一条金色
的云带横穿铁塔中段，下面是黝黑
起伏的远山，以及地平线下散射天
空的光带，一张完美的晚霞图就产
生了。

这张月亮、远山、铁塔组合的晚
霞图，一眼就勾起我的乡愁——青
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我把图片发到朋友圈，有人在下面
留言：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
落谁家！我回复道：那就给母亲打
个电话吧……

追云拍云，是我平淡生活里的
一束光。我四处守候，可最喜欢的
云 图 却 是 在 学 校 走 廊 的 无 心 插
柳之作。有些际遇，终究属于可遇
不可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认
同生活的寻常，在寻常里发掘不寻
常的美。这个秋天，如果你也喜
欢，就让我们一起追云拍月，寻找
寻常生活里不寻常的美吧。


